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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来自基层联系点的报道

记者 徐贤飞 县委报道组 杨远航

国庆期间，马岭脚七号开始对
外营业。胡小长约上我们，回了趟
老家。这幢房子记录着他的青春，
如今重装整修，成为民宿。

胡小长，45 岁，浦江虞宅乡马岭
脚村人。17年前，娶了城里姑娘后，
他一直住在县城。马岭脚七号，是
他的家，他父亲一手建造的房子。

“村子的样貌都变了。以前，乱
七八糟的柴火堆在路两边。”拾级而
上，胡小长立刻发现了不同。马岭脚
村位于浦江与建德交界的马岭半山
腰上，东边马岭脚是浦江，西边是建
德。210 省道没有修建之前，马岭脚
村世世代代藏匿于崇山峻岭之中。

1970 年，胡家又一个孩子呱呱
坠地，这是家中的第三个儿子了。
对于几代单传的胡家，喜忧参半。
喜者，人丁兴旺；忧者，儿子娶亲的
房子在哪里？“那时候，我爸、我娘和
我们兄弟三个、还有我姐姐挤在两
间祖传的房子里。我很小的时候，
总听我爸说要建新房子。”

新房终于在 1976 年动工，那时
大哥已经入伍当兵。“那幢最高的房
子，就是我家了。以前山上还有几
间房子的，这些年没人住，都塌掉
了。”胡小长的家，在半山腰上，沿路
有70多幢空荡荡的黄泥土房。

气喘吁吁地爬到马岭脚七号，村
委会主任张开富已经拿着钥匙在等
我们了。他把钥匙给了胡小长，让他
最后一次亲手打开自家的大门。

胡小长神情复杂，喜悦中有不

舍：“当年分家时，我爸妈说二哥腿
脚不便，叫我把新房子让给二哥结
婚，我同意了。这房子应该不算我
的，但这毕竟是我的家呀！”

这 房 子 里 ，有 太 多 的 时 代 烙
印。1976 年，胡小长的父亲和他们
兄弟俩花了足足一年时间，拉了近
100 辆拖拉机的沙石、黄泥土，花了
500 元钱，才夯好这座 77 平方米的
土木结构房子。

那时，群山之中的马岭脚交通
极不便，山民唯一的收入就是背着
山上的木头下山卖。“你知道背 100
斤木头，卖多少钱吗？1.3 元！我二
哥为了背木头赚钱，20 岁不到就摔
坏了腿，现在也时时受病痛所累。”
胡小长边推开大门边说道。

“哟！跟我原来的家完全不一
样了！漂亮，太漂亮啦！”胡小长惊

叹道。“原来大门进去就是我娘的房
间，她 4 年前离世的。父亲走了，我
们也下山住了，她就把床从楼上搬
到楼下来了。”眼前的房子，古色古
香，仿古木板做了个精巧的门厅，左
边的房间里，摆着一排红木沙发，墙
壁上挂着山水画。

胡小长感叹着，转了个身，就蹲
在沙发边上的一盆绿色植物旁，“这
里原来摆着我们第一台水晶加工
机。那是 1986 年的事了。”胡小长
说，那台水晶加工机是他大哥从山
东带回铁板焊接而成的，那年二哥
到马岭脚西边的建德打工，学会了
磨水晶的手艺。这台机器，也是村
里、乡里的第一台水晶加工机器。

后来，水晶业发展快了，马岭脚
交通不便，离开家进城的人越来越多，
住在村里的人越来越少。胡小长和

二哥一家也离开了老家。老房子里
只住着老母亲，无人管理，渐渐败落。

2013 年，210 省道建成，马岭脚
村人把新房都建到了公路的两旁。
到去年，村里准备开发乡村旅游，发
展老黄土房的民宿时，老村里只住
了10户老人。

胡小长的家是村里最早修缮的
两幢房子之一，节日期间对外试营
业。国庆过后，这幢从胡小长二哥
手中租赁了 30 年的老房子，已经对
外正式营业。

胡小长拖着我们给他拍照留
念，在一楼原来的厨房里，在二楼原
来母亲的房间里，还有当年他与二
哥同住的房间里。“当年的床就是隔
窗相对；现在房间的梳妆台的位置，
就放着我们的书桌，我和二哥轮流
在那里写作业。”

重回马岭脚七号
——浦江农民胡小长亲历乡村变迁

昔日的黄泥墙，现在挂满了马岭风光照。 徐贤飞 摄

记者 许雅文 通讯员 叶慧芳
实习生 徐佳妮

东起贴沙河，南至抚宁巷，西邻
中河路，北到望江路，位于杭州上城
区的上羊市街社区，有将近 4000
户、1 万名居民。站在金钗袋巷，面
对着白墙黛瓦的胡雪岩故居，65 岁
的樊建华回忆起当年。

1978年，樊建华嫁到这里，热心
肠的她从此便和这个社区有了千丝
万缕的联系。“以前社区干部都是住
在这里的人，工作没有台账，没有任
务，每天就是走东家、串西家，为居
民排忧解难。”樊建华回忆说，社区
干部不仅认识每个居民，还能准确
说出他们家里的情况。

1994 年，樊建华上任袁井巷居
民区主任，那时居民刚刚回迁，住宅
楼不像现在通明亮丽，楼道内也黑
漆漆的，“为了能给小巷装上路灯，
我一次次地跑到路灯队，请他们帮
小区建路灯。但因经费难以落实，
这件民生实事一再被搁置。”樊建华
找当地相关部门，得知装路灯需要1

万元钱，可是居民区没有那么多
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绞尽了
脑汁，去裁缝铺和修理店，上门帮助
他们把营业执照办下来，让他们营
业的同时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就这
样，终于筹足了安装路灯的经费。

2001 年，原袁井巷、金钗袋巷、
大狮子巷、上羊市街四个居委会合
并成上羊市街社区，从居民区改革
为社区。社区职能扩大，劳动保障、

计划生育、城市管理等每条线都需
要有人管，“现在的社区就像一个针
眼，每条线都要从这里穿过去。”

基层社区有三难：“婆婆”多，任
务重，各种考核多。如今，上羊市街
社区正在探索将社会事务从社区居
委会剥离，交给新成立的社区公共
服务站处理，目的就是减轻社工压
力，专心服务于群众。

沈雪鸿是刚刚走马上任的上羊

市街社区公共服务站站长。最近，
他正谋划着“全能责任社工”。

帮扶救助员秦婷是去年刚来社
区工作的新人。中午 12 时，她气喘
吁吁地从金狮苑小区跑回服务站，
向同事请教。“以前，日常的工作诸
如发放老年卡等就忙不过来，即使
我是网格员，也只是收集居民信
息。现在，为了更好的服务居民，做
一名全能责任社工，我得掌握很多
其他方面的专业知识。”

全能责任社工，就是实行区块
负责制，社工要有能力在自己负责
的区块现场为居民解决问题，解决
不了的带回来交给相应的专业社
工。

公共服务工作站还将尝试探索
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让专业社
会组织承接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的
职责，同时承担政府交办的事务性
公共服务。“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专
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社区居民能
享受到专业机构提供的优质服务。”
沈雪鸿说，只要有颗一心为居民服
务的心，就能走得更远。

公共服务工作站为社区“减压”

全能社工帮你忙

见习记者 李文芳
区委报道组 朱立奇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
牛是我同伴⋯⋯”看到沈凤鸣，她正
好背着药箱哼着小曲儿出诊回来。

走进沈凤鸣的家，卧室里的台
板下压着三张证书：赤脚医生证、乡
村医生证和乡村医生执业证书。证
书上的沈凤鸣从稚嫩到成熟，与她
一起走向成熟的还有农村基本医疗
服务。

已是湖州市吴兴区妙西镇王村
社区卫生服务站站长的沈凤鸣，看
着这三张证书总是感慨万千。那张
泛黄的赤脚医生证，将她的思绪拉
回了40年前的山村。

“王村是吴兴的西部山区，那时
候出去一次很不方便。18 岁那年，
村里党支部推选我去当赤脚医生，
我就这样当上了乡村医生，一干就

是一辈子。”沈凤鸣回忆道。
“赤脚医生”是村民对“半农半

医”卫生员的亲切称呼。上个世纪
60 至 70 年代，农村医疗事业底子
薄，农民就医条件差，“赤脚医生”解
了燃眉之急。

在县级全科培训 71 天，又在妙
西镇卫生院实习了 45 天，沈凤鸣用
116天就拿下了赤脚医生证，开始回
村坐诊。

“那时的乡村诊所，要什么没什
么。简单的两间平房里连基本的医
疗器械都很难配齐，有些药还得定
期去镇上的卫生院拿。”沈凤鸣回忆
起以前的就诊环境，连连叹气。

找沈凤鸣看病的村民越来越
多，她碰到的疑难杂症也越来越多，
渐渐地，沈凤鸣感到知识不够用
了。

1994 年，37 岁的沈凤鸣，高分
考取乡村医生证，开始在自家屋里

开办了王村的“第二代诊所”。诊所
里不仅床位多了，氧气瓶、血压仪等
基本医疗器械也都慢慢地齐备了。
医疗条件有了很大提升，但是碰上
大病还是没有条件治愈。

尽管如此，村民们都愿意来沈
凤鸣的小诊所。“一方面因为离城里
远不方便，更重要的是农民看病都
要自费，真是看不起啊。”提起那时
的农村医疗，沈凤鸣依然有些感
慨。当时她就期盼着，有一天农民
能和城里人一样实现看病报销。

这个想法在 2003 年变成了现
实。那一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开始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浙
江省被列为试点省份。从 2005 年
开始，吴兴区整合乡村医疗资源，医
疗服务逐渐完善。到 2006 年，全省
有 87 个县（市、区）实施新型农村合
作医疗制度，提前两年实现目标。

农村人看病不仅能报销了，也

更方便了。
与医疗体制改革一起产生的，

还有“乡村医生执业证书”。2004
年，《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颁布
后，已经年过半百的沈凤鸣，经过几
个月的复习，第三次走入职业生涯
的考场，拿到了第三张证书。

指着村口的那幢二层小楼，沈
凤鸣说：“这就是我们王村社区卫生
服务站，上下两层的。我们的队伍
也壮大了，现在一共有 5 个人：3 个
医生，1个药师，1个护士。”

走进卫生服务站，药房、病房、
诊疗室、档案室、值班室、会议室一
应俱全。

“现在新农合能报销了，村民们
生活条件也好了，大家开始注重养
生了，我们的任务转移到村民保健
上来。即将开始就要对全村村民体
检，6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都要体检，
由政府买单。”沈凤鸣说。

见证农村基本医疗服务变迁

沈凤鸣的三张医师证

记者 徐齐

温州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的
大厅里，挂满了黄发静与国内外政
商界名人的合影。近些年，温州打
火机行业不少企业纷纷关停或转
行，从五百多家锐减至近百家。黄
发静依然坚守“阵营”，“打火机产
业曾是温州四大支柱产业之一，消
失了太可惜。”他说。

上世纪 90 年代，打火机产业
在温州风靡。辞职下海的黄发静
看到商机，成了打火机“阵营”中的
一员。当时温州有大大小小的打
火机企业 2000 多家，却大都仿制
日本打火机的款式，市场上大量产
品雷同，质量低劣。

“现在很多人说，温州民营经
济的发展得益于政府的‘无为而
治’。事实并非如此，打火机产业
的 蓬 勃 恰 恰 得 益 于 政 府 的‘ 有
为’。”黄发静说。1992 年，在温
州市政府的授意下，鹿城区成立了
打火机行业整顿办公室，这直接促
使 了 温 州 打 火 机 产 业“ 质 的 转
变”。那几年，黄发静也迎来了企
业的黄金成长期。

好景不长。1994 年，美国首
先对打火机生产销售实行 CR 法
案，要求对海关价 2 美元以下的打
火机安装儿童保护装置。由于温
州打火机的离岸价基本都在 2 美
元以下，70%的温州打火机产品被
逐出了美国市场。这让黄发静和
同行们受到了不少冲击。

“我的市场大部分在欧洲，CR
法案如果通过，几乎就意味企业的
末日。”这时，黄发静做了人生中最
令他骄傲的一件大事。当年12月，
他携部分同仁，以企业名义召开了

“抵制欧盟CR法案研讨会”，请来中
央至地方的各大媒体。经过一轮媒
体热议，事件进入中央视野。

当时正值中国加入 WTO 前

夕，国家外经贸部进出口公平贸易
局刚刚成立。“温州打火机企业抵
制欧盟 CR 法案”，成了该局第一
笔公务。经过种种抗争和努力，
2003 年 12 月 9 日，欧盟宣布 CR 法
案暂不生效。那一年，黄发静因此
获 得 了 CCTV 年 度 经 济 人 物 大
奖。颁奖词黄发静记得非常清楚：

“他以民间的力量，推动着公正的
世界贸易秩序”。

然而，市场风云变幻。2006
年以来，不断的贸易纠纷、韩国和
日本也先后出台 CR 法案、美国启
动“337 调查”、2008 年国际金融风
波，加上企业成本逐年增加，温州
打火机行业发展艰难。

但黄发静不打算放弃。近几
年来，黄发静携研发团队开发了野
外多功能点火枪、无气体点烟器等
系列新产品，改进了包装和设计，
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并在欧美等
国设立了售后服务网点。一系列
应对举措让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
生存了下来。

“最近，我们还在和美国 ZIP⁃
PO 公司洽谈新合作，有望为温州
建设时尚之都做点实事。”黄发静
说，不管市场风云如何变化，都要
有勇气和信心去面对，拿出温州企
业家敢闯敢拼、不服输的精神，练
好内功、做好准备，等待机遇的再
次光临。

抵制欧盟CR法案的黄发静——

背靠大树闯世界

欧洲打火机进口商协会会长邱博先
生（左）访问日丰公司。 黄发静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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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羊市街社区正谋划“全能责任社工”。 许雅文 摄

见习记者 江帆
市委报道组 任迎春

“春准备，夏造酱，秋翻晒，冬
成酱”，这是流传于酱油酿造老师
傅之间的顺口溜。这个顺口溜，
平湖老鼎丰酿造食品有限公司的
姜炜 25 岁那年就知道。那一年
他刚进“老鼎丰”，而如今的他已
经 65 岁了。新中国成立后，他陪
着百年老字号“老鼎丰”一起几经
蜕变。

1950 年，姜炜出生在平湖市
城关镇。从记事起，姜炜就知道家
乡有家酱园叫“老鼎丰”，是清朝同
治年间就传下来的老字号。

念到初中三年级，姜炜响应
“上山下乡”的号召去了农村锻
炼。后来知青返乡，姜炜被分配到
老鼎丰酿造厂，在米醋车间做工
人。酿造厂前身就是“老鼎丰”酱
园，能来到这家“有历史”的酿造厂
工作，姜炜说不出的兴奋。

那时候车间里都是纯手工作
业，姜炜跟着老师傅一起蒸饭、拌
料，学习各种酿造技艺。当时的厂
房还是木结构的老房子，夏天米醋
车间一蒸饭，工人们天天都要出上
几身汗。“那时候年轻，不知道什么
叫做苦，愿意干，就怕没活干！”姜
炜回忆起年轻的时候，仍然可以从
他身上看到当年踌躇满志的影子。

1981年，“老鼎丰”从原来的酱
园弄搬到了城关镇南门大桥，厂房
从木结构变成了钢筋混凝土，引进
了新设备，车间里局部开始机械化
操作。姜炜也从一名普通工人，变
成了车间主任。“1981年以后，我们
车间里拌料就开始用机器了，省了
不少人力。产量也翻了近一番。”

1993 对于“老鼎丰”和姜炜，
都是至关重要的一年。

这一年国有企业迎来了“改
制”热潮。当时的“老鼎丰”处于亏
损状态。原来的厂长是外派来酿
造厂的，对于酿造技艺并不熟悉，
想改革也有心无力。于是上级主
管部门决定让“老鼎丰”进行改革，
由厂里员工民主投票选出厂长。
姜炜就此被推上了前线，挑起了企
业的重担。

当时，平湖市场上已经有不少
外地调味品进驻。“我当时已经在

‘老鼎丰’呆了快20年了，眼睁睁看
着其他牌子摆上商场里的货架，心
里火急火燎的，想着‘老鼎丰’也要
走出去，才能活下来。”姜炜接手后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老鼎丰”开
拓销售市场。他带着“老鼎丰”产
的酱油和米醋，辗转在各个批发市
场上，几乎每天都是早出晚归。

市场开放后，“老鼎丰”这块
百年老字号招牌，吸引了上海、杭
州一些知名调味品企业上门合
作。这让姜炜又喜又忧。喜的是
产品销路有了保证；忧的是替人生
产，“为他人作嫁衣裳”。“老蔡、陶
大⋯⋯我们都跟他们合作过。那
时候我看到货架上摆着的都是这
些牌子，想着瓶子里装着的是自己
的酱油，心里是说不出的难过。”姜
炜决定调整发展思路，让“老字号”
重现新气象。

2005 年，企业从中心城区南
门大桥堍搬迁到了经济开发区。
姜炜带着厂里的员工打造自己的
商标“群欢”。经过连续几年的调
整，现在“老鼎丰”出去的每一瓶酱
油和米醋，都贴着自己的牌子。“群
欢”已经逐步走出了嘉兴、走出了
浙江。

这家 1914 年就在巴拿马国际
博览会上获奖的百年老字号酱园，
虽然几经波折，可到今天还活跃在
市场上。姜炜不满足于让老字号

“活着”，而是要让老字号活得富有
生命力。“春准备，夏造酱，秋翻晒，
冬成酱”，姜炜又念起了这几句烂
熟于心的顺口溜，“这一念已经好
几十年了，忘不了了！”

平湖“老鼎丰”掌门人姜炜——

辛勤酿造新生活

1981年迁入的老鼎丰南门大桥堍
旧址。 （资料照片）


